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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每日电讯

茫茫大凉山，苦荞是人们赖以为生的主要
口粮，滋味清苦，细品之后亦能回甘。

当前，四川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关头，最后的
贫困堡垒全部位于大凉山腹地。在这苦荞丰收
的时节，伴随冲锋的号角，凉山儿女正克服重重
困难，誓与贫困展开大决战。

贫瘠山岗

来自越西县马拖乡的彝族少年吉依阿杰自
幼失去父亲，母亲改嫁后杳无音信。5 年前，为
了给阿杰寻求出路，他的爷爷做出无奈选
择——将他送到成都的一家格斗俱乐部训练、
生活。“格斗少年”的命运刺痛了公众神经。

阿杰的身后是凉山 97 万人的贫困群体。面
积 6.04 万平方公里的凉山州，高山、深谷、平
原、盆地、丘陵相互交错，1956 年凉山民主改革
前，大部分地区处于奴隶制社会。

由于气候恶劣、交通闭塞，加上历史上欠账
多等特殊问题，凉山是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

骨头”，昭觉、布拖、金阳、美姑、普格、越西、喜德
7个县更是“硬骨头”中的“硬骨头”。

布拖县被称为“凉山西伯利亚”，地质条件
与气候同样恶劣，2016 年之前这里不通国道和
省道，是“出不去、进不来”的交通死角。昭觉县
的阿土列尔村，2016 年 11 月之前村民出行全
部依赖 17 段架设在悬崖峭壁上由藤条、木棍编
成的“天梯”，被称为“悬崖村”。

凉山花开

2017 年 8 月，在“控辍保学”工作的推动下，
凉山州相关部门将“格斗少年”接回大凉山接受
义务教育。阿杰和 4 名小伙伴来到了冕宁县双
河小学。在这所“体教结合”的学校里，孩子们一
边上学，一边接受专业的拳击训练。丰富的校园
生活让他们渐渐开朗，脸上有了灿烂的笑容。

2013 年以来，120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
各行各业的扶贫干部奔赴凉山。7 年来，修公
路、建新房、兴产业、抓教育、促脱贫……辛勤的
汗水浸润了昔日贫瘠的土地。过去 5 年，全州累
计实现 1772个贫困村退出、80.1 万贫困人口脱
贫，贫困发生率从 2013 年底的 19.8%降至 4%。

今年 3 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布拖县一
度出现基础项目建设滞后。面对紧迫局面，当地
迅速建立起“指挥部+企业管理员+驻点技术负
责人”的三层作战体系，将工期倒排到天，通过

近 3个月每日一调度、“两班倒”交叉作业的
冲刺，所有安全住房于 6 月全部建成，目前贫
困群众已全部入住。

晚上 10点，越西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城北感恩社区，党总支副书记罗保才
还在带队巡逻，搞入户调查。他告诉记者，为
了让 1421户搬迁群众尽快适应新生活，干部
们从春节起就没有休息过，就连彝族最重要
的火把节也是在工作中度过。“只要贫困户能
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再苦再累也
值得。”罗保才说。

美姑县瓦古乡瓦以村，“95 后”第一书记
杨卓玛一个月前在入户途中摔了一跤，造成脚
踝韧带拉伤、股骨头脱臼，疼得眼泪直流。但她
顾不上休息，戴着护腰、护踝，又开始一瘸一拐
地忙着“十查二十核”。今年元旦刚刚新婚的
她，一个多月才能与同在扶贫一线的丈夫见上
一面，话题总会不知不觉“跑偏”到工作上……

不负金秋

夏末秋至，大凉山处处可见苦荞丰收的
景象。已经长成帅小伙的阿杰转眼已经升入
泸沽中学初三年级。今年 8 月，他在四川省青
少年拳击锦标赛上夺得男子 52公斤级冠军，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感觉离上大
学、当教练的梦越来越近了。”他说。

大凉山，梦想起航的不仅是阿杰。
8 月初，已搬到昭觉县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沐恩邸社区 3个月的沙马作叶，回了一
趟龙沟乡金野以匹村的老家，收割苦荞和土
豆。他的新居周边已建起了服装厂、口罩厂、
塑钢厂，城外还有四川攀西地区最大的农业
产业园，去往广东佛山的劳务输送专车，带着
年轻人的梦想奔向远方。

螺髻山下，一只只灰顶鹤在普格县特尔
果乡的稻田上空盘旋。稻田里种着有机红米，
还养着红鲤鱼、雅鱼、青虾、中华鲟。这个集休
闲体验与现代农业为一体的产业基地，是泸
州市龙马潭区和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共同打
造的示范产业园。贫困户特久差且将家里的
5 亩土地流转给了示范园，在园区当起了管
理员，儿子也在这里打工。

行走在大凉山的日子，记者总能被乡亲
们脸上灿烂的笑容感染。这些笑容绽放在“悬
崖村”老乡们走下“天梯”奔向新居的途中；绽
放在女孩们退掉“娃娃亲”，背上书包走向学
校的路上；绽放在老阿妈为牛羊接生的畜圈
里；绽放在米-26直升机调来装载机打通通村
路后，人们欢庆起舞之时……那是像苦荞花
一样的笑容，洁白、美丽，恬静而动人。

（记者吴光于、李力可）
新华社成都 9 月 12 日电

苦荞花开：四川 7 个未摘帽县决战贫魔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 9 月 10 日，西藏昌都市八宿县然乌镇康沙村的村民在收青稞。
9 月，生活在来古冰川脚下的西藏昌都市八宿县然乌镇的村民开始秋收，金色的农田里，手

扶拖拉机的马达声和村民的吆喝声交织成一段优美的劳动之歌。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新华社济南 9 月 12 日电（记
者邵琨、吉玲）山东栖霞多丘陵，
连绵蜿蜒 2500 多座山峰的一处
褶皱里，有一个仅有 50 多户人家
的小村庄——衣家村。

300 多年前，衣家人的先祖
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个“土匪都
找不到的地方”。山峦护佑了他们
的性命，却卡住了他们的发展。

今年 80 多岁的衣家村村民
衣忠乐依然记得，10年前，村里一
户人家的姑娘出嫁，村里却停不
下前来迎亲的 6 辆小轿车。“别说
轿车了，走辆三轮车都难。”他说。

衣家村在半山腰上，村里的
路是狭窄的泥土路，家家户户的
柴草垛、垃圾堆随处乱放。村中有
路走不通，山上无路鬼见愁。

建村 300 多年，村民仍然延
续着靠山吃山的近乎原始的劳作
方式，人均年纯收入始终不超过
5000 元，贫穷似乎在这里扎下
了根。

通往山上果园的山路是羊肠
小道，有的地块走一趟就得花一
个多小时。村民世世代代种植的
樱桃、苹果等运输主要依靠肩挑
手提。“上山推着小推车走都要仔
细点儿，年年都有车翻沟、人受伤
的事故发生。”衣忠乐说。

道路不好走，山里有一些地
块，村里的许多人一辈子都没上
去过。有的果树即使有了收成也
无法收获，村里人眼瞅着运不下
山的水果烂在山上。

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村里不
少人将土地送给邻居亲戚种，自
己外出谋生路，这让本就人口稀
少的山村变得人更少。总共 57
户、100 多人，其中长年在外打工
的 30 多人，季节性外出打工占全
村劳动力的 80%。

2009 年，17 岁走出大山当
兵的衣元良时隔 30 年后重新回
到衣家村，当起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村委会办公室像被
炸弹炸过一样，没有屋顶，屋里的草一人多高。”衣忠乐说。

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大旱，衣元良自掏腰包为村
里买了 4000元的救命水，可送水车硬是卡在山脚下进不了
山。这一年，村民眼睁睁看着全村 40%左右的樱桃树旱死。

“路卡着脖子，再不改变，只有等死。”衣元良暗下决
心，带领村民来一场自我救赎的谋生之路。

衣元良将自己做生意的钱贴到村里，打了一口 335
米的深井。衣家人终于有水吃了，出水的那天，全村人比
过年还高兴。村民似乎看到了希望，群众的心气也被调动
起来了。

苦熬不如苦干！
从 2017 年开始，一支主要由 70 岁以上的老人组成

的修路队上山了，一干就是一整天。70 多岁的衣民拿着
铁锹沿着路边颤颤巍巍地铲着碎石。他患有脑血栓，尽管
干活慢，却不肯休息。他说：“大家都干，我怎么能坐着。我
力气不比你们大，但我不能停！”

寒冬腊月，顶风冒雪，一天接一天，男的垒墙，女的垫
沙。80 多岁的杨淑兰说：“我就是去帮忙搬石头、垫沙子。
书记把自己的东西都搭上了，咱能不干吗？”

尽管有了群众支持，但要在几代人都没敢动过的大
山上开辟出一条路，困难远超想象。山坡陡峭，以前没有
路。打炮眼的时候需要把绳子一头系在腰上一头系在树
上，有的地方要连放 3 炮才能打通，炮眼打了 2500 多个，
炸药用了 3 吨多。

山路炸开后，村民一锤一锤碎石、一锨一镐平整路
面。历时 7 个月，衣家人修成了一条长 5.5 公里、宽 5.5
米的盘山路，砌起了 3.5公里长的路边墙。

衣家村村头的村史馆里，卷曲变形的铁锤、磨短了四五
厘米的镐头、断裂的锤柄，向人们讲述着这段艰苦奋斗的修
路历史。“石头硬、铁锤硬，不如衣家村人的意志硬。”衣元良
说。村史馆里，还有一块围巾，上面绣着“衣家人，一家人”。

路修通铺好以后，衣家村在山顶上建了蓄水池，但不
通电还是无法灌溉。后来，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投资 360
余万元，帮助衣家村改造供电线路，新增变压器，引电上
山，架设滴灌设备，安装智能设备，全村 350 亩果园实现
刷卡浇地，生产有了保障。

不到三年的时间，衣家村人依靠双手解决了路和水
的问题，发展起特色产业项目，开拓出集体、群众“双增
收”的幸福路，成为“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村”。

汗水没有白流。今天再走进衣家村，与过去已是天壤
之别。在烟台市委组织部、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等单位的
帮扶下，水、路、电的难题彻底解决，村里有了产业，通往
乡村振兴的道路正在延展。

这几年，除了传统的水果种植，衣家村发展起藏香猪
养殖、桃树种植等产业。预计到 2020 年底，衣家村可实现
村集体收入 100 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 1.6 万元。

一场小雨过后，记者登上山顶。蓄水池旁，党旗猎猎。
俯瞰山下，烟雨缭绕。盘山路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标语十分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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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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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冰川脚下秋收忙

“我和老伴年龄大了，不
种地了，在村里猪场当饲养
员，工资加分红，一年下来，
比种地的收入翻了好几番，
这是我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啊！”姚栓虎笑呵呵地说。

姚栓虎是陕西省宜君县
棋盘镇马泉村的脱贫户，也
是新希望六和集团（以下简
称新希望）在宜君县的养殖
产业扶贫项目受益者。

姚栓虎一家 4 口人，以
前种玉米、核桃，年收入不足
万元。2015 年被确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2018 年，马泉
村与新希望合作，利用政府
产业扶持奖补资金、贫困户
入股和自筹资金等，按照新
希望的设计要求，建设猪舍，
代养育肥生猪，半年出一次
栏。新希望提供猪苗、饲料、
兽药、技术服务并回收成品
猪，承担疫情、市场行情及环
保等风险，每头支付 300 元
代养费。

姚栓虎年近六旬，出去
打工不好找工作，经过村民
举荐，他和老伴一起养猪。刚
开始，他有点担心，要养 500

头猪，怕养不好。在村干部的劝导和支持下，姚
栓虎坚持下来了。现在，养殖规模已达 1300 头，
姚栓虎就把田地转让出去了，一心一意当饲养
员。女儿出嫁了，儿子参军了。两人的年收入达
到 6 万多元，姚栓虎高兴地对记者说：“我能有
今天，感谢党的好政策。”

平时，除了接受新希望技术员的指导及其
他技术培训外，姚栓虎还自己上网查、买书看。
现在，诊治日常小病基本没问题了。从贫困户变
为拥有一定技术的饲养员，信心满满。新希望西
北地区负责人姜亚琴说，只要他们有些饲养经
验，再有意愿，都可以对他们进行技术培训，适
应规模化、现代化养猪需要。

姚栓虎是众多脱贫户的代表之一，云梦乡
南古村的夏辉苗，因父亲癌症复发，家庭情况亮
红灯。今年 3 月从外地打工来到新希望猪场当
饲养员，工资每月 5000 多元，比外地打工的工
资高，还有优秀员工奖励，缓解了父亲手术化疗
负担。加上大病救助、合作医疗报销，化解了返
贫风险。

宜君县位于深山区，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
攻坚期间，全县共识别出 57个贫困村，贫困户
3563 户。新希望已在其中的 22 个村建了 500
头到 2000 头育肥养猪场，每个养猪场覆盖 60
户贫困户。通过发展生猪养殖，直接或间接带动
2544 户实现脱贫，每村每年集体经济增收 25
万元以上。2019 年，宜君县退出贫困县序列。

为预防返贫，宜君县实行贫困户动态监测，
每周一次。如出现突发大病灾害事件，启动临时
救助机制，严防出现返贫现象。

引进新希望是宜君县采用“政府+龙头企
业+村集体+N 个贫困户”模式，实现产业扶贫
的成功范例。宜君县探索出“五个一”生猪代养
长效机制，即推广一个龙头企业认领，带动一个
产业，依托一支团队，培育一批能人，造福一方
百姓。从跟新希望合作探索出的经验也在其他
产业推广。

“新希望为宜君县脱贫作出贡献，我们不能
忘记。”宜君县政府决定，支持新希望全方位多元
化发展，扩大养殖规模，推进饲料加工厂和生猪
屠宰场及全省最大基础母猪代养基地建设。这个
月初，宜君县与新希望签订 15 万头生猪自养协
议。宜君县提供土地，并给予优惠，新希望自建猪
场、自招员工，养殖育肥猪，员工以当地人为主。

云梦乡南古村的王涵，因妈妈得心脏病而
成为贫困户。“之前，因负担不了医药费，妈妈的
药不得不停了。如今，我在新希望打工，收入增
长了，又能给妈妈继续治疗了。”王涵说。

（本报记者黄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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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扶贫作为扶贫工作的一种新形式，
近几年呈蓬勃发展势头，消费量和覆盖面迅
速扩大，在贫困地区的产品销售和贫困人口
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一些消费扶
贫的产品，因质量问题引起了购买者的不满。
北京一家有 1600 名员工的单位相关负责同
志说，他们从某地集中采购的大枣，价格相当
于或略高于市场价格，但部分产品严重过期、
变质，很多人拿到后直接扔掉了；哈尔滨市一
家单位集中采购的“笨鸡蛋”，很多表层出现
黑色霉斑。

尽管没有确切统计，但从记者收集到的
反映看，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

开展消费扶贫初衷是动员社会各界扩大
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调动贫困人口依靠
自身努力实现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从本质上

说，消费扶贫是一种交易行为——贫困地区作
为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方，与消费者之间是买卖
关系，与慈善和捐赠等行为有严格区别。

因此，消费扶贫应按照市场规则，严把产
品和服务的质量关，不能因为贴上了“扶贫”
标签，就放松对质量的要求。对不合格产品
“随手扔掉”或不予“较真”的行为，可以理解
为消费者对扶贫工作的支持和宽容，但并不
能成为消费扶贫产品忽视质量的理由。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消费扶贫在起步阶
段出现一些瑕疵在所难免。分析其原因，可能
是因为组织方没有尽到把关责任，可能是因
为当事者对该项工作本意的曲解，认为“既然
是扶贫，质量差不多就行”；也有反映个别“中
间商”向散户低价收、高价转卖给采购单位，
从中敛财牟利的情况。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应
当引起高度重视，并及时解决，不能因此毁了
消费扶贫的品牌和声誉。

更重要的是，消费扶贫并不仅仅是一种
救急和扶贫济困行为。对于很多偏远、闭塞的
贫困地区来说，通过消费扶贫，与市场和消费

者建立了往来，成为伙伴，解了燃眉之急，这
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更好的结局是，由此在产
需之间建立起一条稳定、可持续的通道，在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同时，更为乡村产业全
面振兴打下好的基础。

开展消费扶贫工作，更要有长远眼光，要
摒弃各种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不能搞“一锤
子买卖”。

国务院扶贫办等 7 部门今年 2 月份联合
下发的《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中，
对消费扶贫平台建设、相关工作流程、规范产
品认定、严格加强监督等环节做出了明确规
定，提出了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对“问题”产品
给予清除制度。

有理由相信，随着相关制度更加完善、成
熟，在贫困地区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消
费扶贫一定会成为一项更加红火和兴旺的事
业，越来越多的产需方从临时伙伴成为长期
合作的朋友，对消费扶贫事业的“差评”越来
越少，“点赞”越来越多。

（本报评论员范迎春、杨思琪）

消费扶贫更要有长远眼光

（上接 1 版）西官房村也换了模样。现在走进村子，阵
阵稻香扑鼻而来，两侧广阔的稻田中是绿油油的水稻。细
看田地里，不少小螃蟹探出头来，爬来爬去。“螃蟹对水质
要求比较高，水脏了养不活。”王德亮蹲在田埂旁，瞅着田
间已脱过壳的河蟹。

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水稻每亩增产两百多斤，
河蟹个个三两重，每亩收益翻了一番。”王德亮笑着说，“明
年我要在村里的 700 亩地里全部推广‘稻蟹混养’。”

小康不小康，生态算一桩。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
屏障区规划项目负责人郭志一说，作为环首都生态屏障
带的一部分，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将成为京
津冀城市群中的一抹绿色，成为群众亲近自然、亲近动
物、享受美好生活的乐园。

临近傍晚，咸水沽镇附近的树林清风徐徐，不少市民
驱车而来，悠闲地穿行在林间。各色蝴蝶上下翻飞，引得
儿童追逐嬉戏。

天津：绿色小康“蝶先知”

（上接 1 版）基于实践与探索，以草地和
牲畜入股组建合作社、牲畜分群饲养、草地划
区轮牧、社员分工分业、牛羊统一销售、用工
按劳取酬和收益按股分配的“拉格日模式”正
式形成。

科学的模式带来了效益的提升。吉合多
是最早一批入社的村民，“现在我们一家五口
每年收入分红 5 万元，总收入超过 7 万元。”
截至 2019 年，拉格日村全村 184 户中已有
180户入股合作社，入社人数 871 人，占全村
总人口的 98%。

2010 年，拉格日村人均年收入仅为
2512 元，是泽库县典型的重点贫困村；当前，
泽库县农牧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8240 元。

推进制度执行，人才筑基，技术助力。
格日多杰是拉格日村的第一名大学生

“村官”，9 年前从青海省湟源畜牧兽医职业
技术学院毕业后来到拉格日村，每天和村民
们一起为合作社出谋划策。

“他们有多年放牧的经验，我有学校里学
到的专业养殖技术，我们相互为师，让村民们
看到合作社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格日多

杰告诉记者，2012 年至 2019 年，合作社累计
现金分红 2369.87 万元。

拉格日点燃星火，脱贫新路在泽库县势
已燎原。在“拉格日模式”的带动下，泽库县诞
生了 64 家生态畜牧业合作社，37个标准化
高效养殖基地，10344 名贫困户从中受益。

2018 年，拉格日村实现整村脱贫。
如今，“拉格日模式”已成为青南牧区扶

贫产业的新路径，成为推动畜牧业由传统向
现代化转型的强劲动力。

新华社西宁 9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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